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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入关以来， 满族文人从思想到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继而水乳交融， 表现
之一便是有如岳端、 纳兰性德等人的创作； 值得注意的是， 长期以来在其光环背后还另有一人——
博尔都， 其诗歌、 尤其是悼亡诗的创作成就亦是可圈可点。
一、 生平多舛， 卓然独立
博尔都 （1649－1708）， 爱新觉罗氏， “字问亭， 号东皋渔父， 恪僖公拔都海子， 蕴端从弟， 封
辅国将军， 有 《问亭诗集》。 ”［1］虽为清宗室， 但史书对其事迹并未详加记载， 只能从部分文献中略窥
其生平。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 言博 “生前未曾参政， 只袭爵位， 死后又因事被削爵位，
郁郁不得志。 在北京郊外筑东皋草堂， 饮酒作诗， 赋闲终身”； 《清文献通考》 卷 248 也明确说：
“原封三等辅国将军博尔都， 太祖皇曾孙， 辅国公拔都海子， 顺治十七年十月封， 康熙八年五月以伯
父巴穆布尔善罪削爵， 十九年正月复封， 四十六年七月卒， 后坐事追削爵”， 可以说是爱新觉罗宗室
里最微弱的一支， 政治活动较少， 有爵无职； 又据 《爱新觉罗家族全书·书画揽胜》， 其为人淡泊名
利， 与汉族文人屈大均、 施闰章、 毛奇龄、 姜宸英、 陈其年、 王士祯、 孔尚任、 汪琬、 梅耦长、 僧
人石涛等人相善。 仕途不济而性喜自然， 这可能是其热衷诗画创作的初源； 《雪桥诗话》 卷四有评
诗曰：
将军爱宾客， 交接尽名流。 派衍红兰室， 情余白燕楼。 东皋莳花竹， 北海盛觥筹。
秋蒹里， 蓑衣伴钓舟。
诗人深谙世事的规则， “官冷同人少， 阶闲落叶多” （《和季伟公过访留别原韵》）、 “门静尘随
车辙浅， 阶前苔逐履痕生” （《喜晴》）。 某种意义上， 官场不达也给他的赋闲提供了可能， 从此醉心
于创作。 《客至》 言道：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作为清初宗室文人的一员， 博尔都生不得志， 始终处于政治的边缘； 而总角失怙、 中年又丧妻失子的种种
不幸， 使他的诗包含了大量感伤的因素。 就其悼亡诗来看， 他从意象的择取、 典型语词的选用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
特色， 并延及生命意识的表现层面， 融入对人生的思索， 颇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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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甘养拙， 深媿问吾庐。
然而， 真正给他的诗歌创作注入生命情感的是诗人的多舛命运： 十二失怙， 爱妻早逝， 二子成
寿、 孟允亦早亡 （有诗 《哭亡儿成寿》、 《儿子孟允亡后宿招提作》 为证， 又据 《清文献通考》 记
载， 博尔都存有一子时通封三等奉国将军， 乾隆十六年二月卒）。 对其妻子， 除 《八旗通志·人物志》
121 录 “宗室博尔都之妻瓜勒佳氏” 外， 只能从诗人部分作品中得其言行有仪、 知书识礼、 心灵手巧
和温柔贤惠的约略形象， 可以看出， 夫妻情笃、 举案齐眉。
“文章憎命达”， 欧阳修在 《梅圣俞诗集序》 中曾提出诗人 “穷而后工” 的思想， 这个观点被人
广泛接受， 自 古以来皆如 此， 诗人不幸 诗家幸。 博 尔都在其 《游 仙十二首和 兼山》 其一中 写道，
“不知身世等蜉蝣， 百岁常怀千岁忧”， 生命中相继袭来的悲剧引发了他创作的冲动。 在其 《问亭诗
集》 ［2］中， 《茫茫吟》 一卷专门收集诗人悼念亡妻作品； 另有 《白燕栖诗草》 卷一之 《自君之出矣》
《失鹤》、 卷四 《秋夜忆旧》、 卷六 《杂忆》 也为悼亡诗， 共计 25 题 49 首， 多为近体， 这数字在悼亡




悼亡诗自 《诗经》 中 《邶风·绿衣》 首开其端， 以亡妻生前手制之衣起兴， 后人多有继承， 常以
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意象入诗， 平淡处显真情， 有如潘岳的 “望庐思其人， 入室想所历”、 “帏屏无仿
佛， 翰墨有余迹。 流芳未及歇， 遗挂犹在壁” （《悼亡诗》 其一）、 元稹 “衣裳已施行看尽， 针线获
存未忍开” （《遣悲怀》 之二） 等等。
博尔都继承悼亡诗传统， 在悼亡诗中也择取了大量类型化意象， 这在其七律中卓然可见。 大致
可以将其归结为两类： 一是妻子生前的活动场所和使用过的物件， “睹物思人” 的传统在其笔下得
到继承。 如 《悼亡》 前两首：
中馈云亡蕙帐空， 此生寥落怨何穷。 遗言犹记人安在， 余挂依然尘乍蒙。 虚牖伤心来
素月， 闲阶触目逗酸风。 纵教骤雨催花落， 未抵青衫泪渍红。
物谢溪流何日回， 绿窗寂寂不胜哀。 锦衾香散空存榻， 玉镜光收但有台。 已分心情难
再遇， 祗余魂梦或重来。 那堪手植闲花草， 依旧逢春满院开。
在诗人笔下， 常见的意象有 “绿窗”、 “虚牖”、 “镜台”、 “锦衾”、 “余挂”、 “闲阶”、 “庭
院” 等， 以妻子的遗物和生活场所入诗， 而诗人又在妻亡后 “尘乍蒙”、 “空存榻” 中倍加寂寞、 孤
独。
另一类是时序转变下的各类自然界意象。 刘勰在 《文心雕龙》 之 《明诗》 和 《物色》 ［3］篇中曾概
括自然现象与文学的关系道： “人秉七情， 应物斯感； 感物吟志， 莫非自然。” “春秋代序， 阴阳惨
舒； 物色之动， 心亦摇焉。 ……岁有其物， 物有其容。 情以物迁， 词以情发。 一叶且或迎意， 虫声
有足引心。” 对外界事物的过分敏感， 充实了博尔都诗歌情感的空间， 让人无法不为之动容， 试看其
《落叶有感》：
西风连夜撼庭柯， 败叶萧萧委逝波。 忽睹年光又冷落， 始知人事竟蹉跎。 杜门谁问黄
花好， 览镜真惭白发多。 纵欲放歌聊写恨， 其如恨极不成歌。
《闻孤雁》：
露冷关山塞草黄， 嗷嗷独雁复南翔。 寒迷夜雨怜孤宿， 哀响秋风惜断行。 月下已惊思
妇梦， 楼头堪痛旅人肠。 闲窗听罢愁如织， 一夕真添两鬓霜。
《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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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烟横落日昏， 绿窗往事不堪论。 情多未信海天阔， 怨极翻憎花柳繁。 无复翠衾同
好梦， 空余素月伴香魂。 最怜风雨荒郊外， 芳草离离满墓门。
“一切景语皆情语”， 西风、 败叶、 黄花、 塞草、 独雁， 烟横、 日昏、 素月……这些景物在诗人
眼中无一例外， 全披上了孤寂、 悲凉的外衣， 一点点外物的触动， 都足以将诗人的情感引至困顿的
边缘。 那句 “纵欲放歌聊写恨， 其如恨极不成歌”， 将诗人内心莫大的伤痛、 不可释怀的无奈都推到
读者眼前； 在内心的情感被一系列事物撼动后， 也将外物的凄惨表象转嫁心中， 无法排遣处、 愁深
更添愁。
（二） 语词的选用典型化
《清诗纪事初编》 说他 “少壮耽吟， 清稳可诵。” ［4］可吟诵， 是其诗歌的一大特点， 这多由于博尔
都在诗歌的语言形式上颇有创见。 就悼亡诗而言， 可以说， 其诗杂悼亡家潘岳之痛、 元稹之悲、 义
山之朦和东坡之茫于一体， 融成自己语悲情深、 清丽凄婉的悼亡风格。 这种风格的形成一方面是由
于其所受过的、 系统的汉文化教育， 据记载， “经过康熙身体力行， 满洲贵族习汉诗文者 ‘蔚然成
风’。 《清稗类钞》 有 ‘宗横多嗜文学’ 条， 云： ‘宗横颇多嗜文学者， 自红兰主人岳端首倡风雅，
而问亭将军博尔都、 紫幢居士文昭……高山将军永事遂相继起。’ ［5］” 另一方面， 伉俪情深而至分行
独飞、 凄惨乖别的不幸则是这种文风形成的直接原因。 博尔都早年曾有一首 《赠内》：
谢家娇女擅才思， 言足幽闲行有仪。 红药爱吟得意句， 绿杨不剪入檐枝。 即当礼法疏
虞地， 未见衣裳颠倒时。 岂是梁鸿居庑下， 缘何举案每齐眉。
妻子的才情仪容和夫妻之间的恩爱和谐在其笔下得到充分的体现， 而今物是人非， 形影相弔，
顿改前风作悲风。
首先便是其悼亡诗卷的题名——“茫茫吟”。 “茫茫” 一词， 谓广阔深远大背景下的困顿， 谓前
景的缥缈， 苏轼就曾在其悼亡词 《江城子》 中哀叹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人同此
心， 诗人将其引入并作为卷名， 就是借此表现人世间那种失去眷侣的同感； 而与诗歌相映， 诗人还
在所居东皋别业筑有一亭， 名之 “茫茫”， 这是他在诗外又一种寄托哀思、 排遣寂寞的方法， 且看其
《茫茫亭作》 二首：
绿树沿堤覆短墙， 浮云事业竟茫茫。 妻孥坟墓生新草， 须发萧条对夕阳。 几度梦阑挥
痛泪， 每逢花落断 肠。 踟蹰向晚寒烟暝， 处处悲风起白杨。
沙堤袅袅水汤汤， 倚棹闲亭意倍伤。 草满荒原魂黯黯， 云横平楚目茫茫。 也知恨事成
前事， 欲出愁乡入醉乡。 把酒凭栏谁共语， 烟波深处伴斜阳。
诗中在悼妻伤子的同时， 也将 “事业” 杳茫的信息注入其中， 现实的残酷不言而喻， 诗人或在
梦中挥下愤恨的眼泪， 或借酒浇愁入醉乡， 所聆听者唯有那处处皆在的 “悲风”、 萧条西下的 “斜
阳”， 平生之情志也只能用 “茫茫 “二字可以形容了。
其次， 诗人浑化前人诗词名句入诗而如己作， 善用典故， 感情表达却做到了自然天成、 不留斧
凿痕迹， 这也是其悼亡诗悲苦而不失清新的原因所在， 《感怀》 其一、 其四道：
忽别良宵可奈何， 青衫从此泪痕多。 无情最是堂前月， 犹自穿窗照绮罗。
殷红凋谢奈花何， 无那悲来反强歌。 窗外荷池新雨过， 荷珠争似泪珠多。
韦庄有首 《台城》 诗曰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
堤”， 这是凭吊六朝古都的作品， 诗人借其表达方式， 虚处传神， 以 “无情” “犹自” 写堂前穿窗而
入的明月， 以月亮的长存慨叹人生的微渺， 以物的无情反衬人的有情； 第四首则将自己的泪珠与新
雨过后荷叶上布满的荷珠相比， 荷珠何其多？ 泪珠多而甚。 《叹落花》 亦是如此：
几树深红间浅红， 不堪零落各西东。 欲知无限伤心事， 尽在寒风细雨中。
值得注意的是， 在博尔都以前， 凡有 “深红” 或 “浅红” 的多带有闲适、 欣赏或怡然自得的意
味， 如杜甫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其五 “桃花一簇开无主， 可爱深红爱浅红”， 刘禹锡 《秋词》 其
86· ·
二 “山明水净夜来霜， 数树深红出浅黄”， 刘克庄 《芙蓉二艳》 “而今纵有看花意， 不爱深红爱浅
红”， 等等。 诗人此处却反其道而行之， 他感受到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和零落、 寒风细雨中心
境的冰冷、 人生的惨白和生命的西逝东飞， 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诗人在 《悼亡》 其三即有 “泪似
落英红簌簌” 之句， 另一首 《春日东皋道上书怀》 同样写到落花：
愁眼看桃李， 凄然路向东。 头争飞絮白， 泪逐落花红。 村舍依春水， 帆樯挂晓风。 可
怜沙渚外， 啼杀独归鸿。
泪水与落花同泣、 头发与飞絮争白， 稍后的曹雪芹在 《红楼梦》 中的 “花谢花飞花满天， 红消
香断有谁怜” （第 27 回） 或 “春梦随云散， 飞花逐水流” （第五回） 可说与此处诗歌给人的感觉竟
莫大的相似， 两者都是由悼花而悼人， 悼花或葬花的目的如出一辙， 旨在悼念已经逝去或正在逝去
的生命。
在博尔都的 48 首悼亡诗中即有 14 处写到 “愁” 字， 12 处写到 “泪” 字， 7 处写到 “恨” 字
（而在其 《也红词》 所存 4 首悼亡词即有三处含 “泪”）， 其它如 “梦”、 “独”、 “悲”、 “肠断”、
“惆怅” 等词亦频繁出现。 语言之清丽悲婉， 情感之愁肠百结， 岂非诗家之秦观、 小晏乎？
三、 生命意识的体现
“人生一世间， 忽若暮春草” （徐幹 《室思诗》）， 人生至悲者莫过于生死别离。 死亡让夫妻阴阳
两隔， 死者已矣， 徒留不尽的哀痛给尚且活着的人。 正如元稹在 《遣悲怀》 中诉说的： “闲坐悲君
亦自悲， 百年都是几多时”， 在世者唯有追思此前的点点滴滴、 良辰美景， 继而也哀及眼前的景在人
亡、 物是人非， 这似乎成为任何悼亡诗词都跳不出的情感定势。 博尔都就在这种情感定势中， 将时
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相互结合， 淋漓尽致地展现两种不同生活状况中人生的面貌， 形成今昔鲜明的对
比， 蓦然觉醒起朦胧的生命意识。 或叹别犹忆温馨， 如 《杂忆》：
屈指欢娱感岁华， 玉颜一别似天涯。 绿萝深院朱栏下， 犹记鹦哥唤送茶。
绿萝朱栏下， 犹有茶余香， 日常生活的点滴如在眼前， 孰料欢娱似烟云， 佳人不复返、 如往天
涯， 只留记忆供追寻。 或忆旧转而哀叹， 如 《七夕》：
年年乞巧画楼中， 妆得奇花斗荔红。 今日镜台人不见， 唯余惆怅对秋风。
往年七夕， 妻子总会登上画楼乞巧， 绣得朵朵奇花与荔斗艳， 诗人在侧的幸福是溢于言表的；
而今日的画楼， 镜台仍在、 不见伊人， 惟留下孤身空对晚霄、 临风惆怅——诗歌时空的跳跃性得到
了很好的发挥， 使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呈现在读者面前， 诗人的情感也在这种对比中得到宣泄。
生命意识一方面是对生存意义的质疑与思考、 一方面也有对死亡归向的探寻和人生真谛的感悟，
这一点也源于诗人颇受古乐府和 《古诗十九首》 的影响。 博尔都悼亡诗中多处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
识， 个体的痛苦体验在诗中处处皆有表露。 如 《七日东皋用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为韵》
其二、 九、 十、 十一云：
倚棹 柴门， 愁云凝榱栋。 回首四十年， 事事皆成梦。
恨别莫垂帘， 停桡问酒帘。 梁间怜燕燕， 沙上羡鹣鹣。
悲哉寡生趣， 荏苒日将暮。 忽忆牛女期， 低徊松柏路。
向晚林塘幽， 风起浮云卷。 百虑滋今夕， 肠内辘轳转。
个体的生命意识就在不断的回忆、 感伤中逐渐走向现实， 对自身境况进行全面认知。 不排斥直
接以乐府古题名篇， 如 《自君之出矣》， 诗人在怀念妻子的时候不免于哀叹韶华易逝， 转而回首自己
此前度过的年月， 深感人生如梦的悲怆。 《有感》 在此基础上更添南朝民歌之风：
关关比翼鸟， 夭夭并蒂枝。 同根复同宿， 自谓永不离。 风吹波浪起， 惊散天一涯。 尔
悲死离别， 我悲长相思。 相思如藕断， 藕断丝相绊。 不见同心人， 泪滴青衫满。 含情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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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 对月空长叹。
这首诗可谓杂糅了汉乐府之缱绻、 《古诗十九首》 之凄恻和南朝民歌之清寒于一体， 情景交融、
物我互化， 不作艰深之语、 不见冷僻之词， 深衷浅貌， 道尽了永逝终离的伤痛。 《茫茫吟》 的最后
一首 《除夕》 曰：
抱病逄除夕， 无儿兼悼亡。 拭眸双泪血， 览镜一头霜。 柏酒谁能进， 椒盘亦懒尝。 含
凄迷坐卧， 何计慰高堂。
这首诗又将视线移至眼前， 自己已是满头白发， 还要想着如何安慰年迈的母亲。 据 《清文献通
考》， 博尔都有一子名时通为奉国将军， 卒于乾隆年间， 可知此子出生当在博尔都写此诗之后， 不与
“无儿” 相龃龉。
“四十而不惑”， 经历了命运坎凛洗礼的博尔都， 四十年渐悟出人生的真谛， 在诗中融入了深深




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 卷九附博尔都同期著名文人汪琬的评语道： “贯穿经传， 错综典坟， 而又深
研性命之旨， 博求天人之源”、 “近体精新”； 姜西溟也称其 “有重山迭波、 烟云洄洑之势。” 盖诗人
犹慕汉风， 专多研习， 博采众家之长， 一旦势临乖舛， 自多凄楚之言， 无怪乎 《诗汇》 评其 “即景
摅怀， 辞近旨远。”［6］本为天潢贵胄， 难掩自伤情多， 博尔都悼亡诗虽多习前人、 亦能自我开拓， 是至
情的艺术， 给古典悲情艺术添上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注释：
［1］ 赵尔巽： 《清史稿》，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 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 四库未收书辑刊 8 辑 23， 北京， 北京出版社， 清康熙 35 年刻本。
［3］ 陆侃如、 牟世金： 《文心雕龙译注》，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4］ 邓之诚： 《清诗纪事初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5］ 朱诚如， 王天有： 《明清论丛》，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1999。
［6］ 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责任编辑：金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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